
從甘肅卓尼
縣城出發，沿蜿
蜒盤山公路向東
南 行 駛 約 五 公

里，奔湧不息的洮河劈開群山，勾勒出一方靜謐秀美的藏鄉秘境，這裏便是素有美名的
博峪村。晴空澄澈，格桑花綴滿房前屋後，古樸的藏式 「苫子房」 錯落排布，清流繞
村、山水相依，整座村落恬靜悠然，盡顯藏鄉獨有的溫潤風情與鮮活氣韻。

在村內小廣場，提及《大公報》，年近八旬的村民王永順滿是驚嘆： 「這份報紙很
有名，還在啊！」 老人抬手指向廣場邊一處土木院落，語氣篤定： 「那
就是舊時土司衙門，當年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就是在這裏與卓尼土司楊
積慶徹夜長談、縱論時局。」 依山而建的舊土司衙門佔地7200平方
米，一股清泉沿院牆潺潺流淌，斑駁開裂的夯土殘牆，默默鐫刻着近百
年的風雲往事與紅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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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范長江徹夜長談 楊土司為紅軍開倉放行

追尋范長江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重走長征路❷❷

在楊積慶烈士紀念館和臘子口戰
役紀念館，能看到多張出自楊積慶之
手的攝影佳作。 「范長江在《中國的
西北角》中對楊積慶的攝影技術給出
了 『喜攝影，據云已習照相二十餘
年，其攝影之成績，以記者觀之，恐
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項背』 的極高評
價。尤其是這張合成照。」 在楊積慶
烈士紀念館，講解員才讓拉毛指着一

張百年前楊積慶的 「雙人照」 告訴記
者，這可能是卓尼最早的PS照，在
當時可以說非常時尚和有新意。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攝影在中國
開始成為一門真正的藝術。作為走在
時代前列、對新生事物充滿好奇的開
明人士，楊積慶不僅喜愛攝影，更對
各種攝影技術頗為精通。 「在楊積慶
那個年代，拍照屬於少數人的藝術。

特別是能自己沖洗拼接照片的人，更
是鳳毛麟角。」 順着才讓拉毛手指的
方向，記者看到，那張著名的PS照
片中，兩個楊積慶，一個筆直站立，
昂首挺胸，目視前方，雙手交叉相
握，呈現出獨有的自信和力量。另一
個坐於桌前，目光灼灼，散發出 「長
風破浪會有時」 的豪情。

「這種合成照片在當時並不多

見。這張照片是楊積慶自己通過技術
後期合成的，可以清楚看出合成的接
縫。」 才讓拉毛說，連范長江也感嘆
道： 「記者頗驚此邊陲蠻荒之中，竟
有此摩登人物也。」 「楊氏足未曾出
甘肅境，但因經常讀報，對國內政
局，中日關係事件，知之甚詳。」 這
些見識，無疑對他後來開倉放糧、暗
助紅軍的決定起到促進作用。

甘肅卓尼藏鄉鐫刻紅色統戰傳奇

掃碼睇片

博峪村坐落於卓尼縣東南部，北臨洮
水、南倚族尼尕山，藏語寓意 「藏族的故
鄉」 。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楊積慶，13歲破例
承襲土司之位，執掌甘南藏區政務35載。

開明土司 身居邊陲不「守舊」
「很多人一聽到土司這個稱謂，就自然

而然想到封建落後，但楊積慶這個土司卻一點
也不 『土』 。」 在卓尼縣城楊積慶烈士紀念
館，卓尼縣黨史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羅
信鋒對記者說。這裏是楊積慶舊居，紀念館完
整留存並系統展陳他從 「封建土司」 到 「革命
烈士」 的傳奇一生。

羅信鋒介紹，卓尼土司是甘南藏區建制
最早、轄域最廣、沿襲最久、影響力最深的土
司體系，自明代永樂十六年（1418年）始祖
受封朝廷，歷經20任土司、綿延532年，管
轄範圍南至西固、四川松潘龍安交界，涵蓋今
卓尼、迭部全域及岷縣、舟曲、宕昌、臨潭等
縣部分地區。

「楊積慶從小聰穎好學，幼習藏漢兩
文，精明能幹，思想開放，易於接受新生事
物，愛好攝影，興趣廣泛。」 羅信鋒介紹，擔
任土司和洮岷路保安司令期間，楊積慶積極在
轄區推廣先進技術和文化，不僅在卓尼首次架
設電話，組裝500瓦發電機，還於1921年創
辦了卓尼高等小學，也就是今天的卓尼柳林小
學，開創卓尼近現代新式教育的先河。

深夜晤談 點亮藏鄉紅色認知
楊積慶的開明格局與遠見卓識，深得大

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的認可。1935年7月，
范長江從成都啟程西行追蹤紅軍蹤跡，採訪路
線與紅軍行軍軌跡近乎並行，憑藉騎馬趕路的
便利，率先抵達甘肅，深入西北腹地調研時
局。

1935年8月20日，范長江專程從臨潭趕
赴博峪村（時稱潑魚村），登門拜訪楊積慶，
二人一見如故、秉燭夜談，徹夜縱論時政、暢
談大勢。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中親筆讚
譽楊積慶 「聰敏過人，漢文漢語皆甚通暢」 ，
驚訝 「此邊陲蠻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
也」 。

西行採訪途中，范長江早已敏銳捕捉到
西北紅色新風。他在《中國的西北角》 「蘇先
生與古江油」 一節中記述，走訪民間時，常聽
聞百姓提及 「蘇先生」 管轄紅色區域，後才恍
然大悟，百姓口中的 「蘇先生」 ，正是新生的
紅色政權蘇維埃。基於一路實地調研，范長江
精準預判紅軍行軍走向，篤定紅軍將挺進洮
河、大夏河流域，聯動陝北革命力量。後來紅
軍的走向印證了這一判斷。

「范長江的到來，兩人徹夜長談，為身
處邊陲的楊積慶打開了全新視野。」 在羅信鋒
看來，彼時《大公報》以權威客觀的報道享譽
全國。 「從《中國的西北角》和目前所存的各
種文獻史料來看，范長江不僅和楊積慶談了時
政，談了攝影，更交流了他這一路的所見所
聞，其中就包括紅軍。楊積慶從范長江這裏了
解到紅軍的主張，以及長征的相關信息和下一
步動向。」

范長江與楊積慶的這場談話，距紅軍過
境甘南、9月中旬抵達卓尼縣不到一個月。臘
子口戰役紀念館的展陳把范長江譽為楊積慶
的 「啟蒙老師」 ： 「楊積慶與范長江曾徹夜
長談，得知紅軍在艱險與困難面前視死如
歸、毫不屈服，知道了紅軍北上是為了抗
日，在民族存亡的大義面前，心生同情與敬
佩，對紅軍進入卓尼（含迭部）也有了心理
上的準備，為紅軍順利通過迭部奠定了思想基
礎。」

在見到范長江前，楊積慶已通過自己昔
日的隨從副官、時任洮岷路游擊司令部蘭州辦
事處處長王佐卿，以及時任鄧寶珊將軍擔任軍
長的陸軍新編第一軍中將參議續范亭（1947
年9月13日，續范亭去世後被追認為中國共
產黨正式黨員）等，對紅軍和長征有了一些了
解。羅信鋒認為，正是在王佐卿、續范亭、范
長江等的影響下，楊積慶從實際出發，審時度
勢，最終選擇了幫助紅軍。

開倉放行 助紅軍順利北上
1935年9月、1936年8月，紅一方面

軍、紅二四方面軍先後過境甘南卓尼、迭部一
帶。面對蔣介石勒令阻擊紅軍的緊急電令，楊
積慶全程不發一兵、不開一槍，而是主動組織
藏民搶修損毀棧道、疏通行軍通道，大開官
倉，為過境紅軍將士提供充足糧草補給，紅軍
得以順利北上抗日。

1937年8月，軍閥魯大昌將臘子口失守
歸咎於楊積慶暗助紅軍，蓄意構陷，在博峪村
悍然製造慘案，將楊積慶及家人七口殘忍殺
害，史稱 「博峪事變」 。1994年，楊積慶被
正式追認為革命烈士，這段紅色傳奇，終被歷
史銘記、為世人傳頌。

1935年8月20日，范長江與楊
積慶在卓尼一見如故，徹夜長談。80
年後的2015年8月1日，在蘭州大學
召開的范長江研究學術研討會上，范
長江次子范東昇與楊積慶長孫楊正首
次相見，隨後一起趕赴卓尼，在當年
見證先輩情誼的馬尾松樹下暢談。

范東昇多年前公開發表的一篇文
章完整記錄了這次會面。 「早上8時
30分從蘭州出發南下，《中國的西北
角》一書中的種種描寫頓時變得鮮活
起來了。甘南地區海拔較高，有 『小
西藏』 之稱，地貌多樣，山嶺中林木
繁茂，高原上牦牛成群，田野裏青稞

飄香。」 他寫到， 「經過一天翻山越
嶺的跋涉，筆者此時已感覺相當疲
憊，但楊正先生卻始終精神矍鑠，看
來毫無倦意。我知道他曾在卓尼縣當

過多年縣長，曾在這一條條顛簸不平
的山嶺上無數次辛勤奔波，久經磨
練，直到今天他仍然心繫卓尼頻繁往
返，因此對這裏每一條溝溝坎坎必爛

熟於心，自當如履平地了。」
在博峪村土司衙門馬尾松樹下，

楊正向范東昇詳細介紹了楊積慶開倉
放糧、協助紅軍北上的故事。范東昇
指出，楊正對范長江十分尊敬與懷
念，對《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有關
卓尼土司的內容有深入研究，甚至可
以背誦相關語句。 「楊正先生說，楊
積慶土司與記者范長江雖然身份不
同，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那個極為特
殊和關鍵的時刻，機緣匯聚彼此相
見，隨後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對中
國革命和國家與民族利益做出了重要
貢獻，他們的事跡將永世流芳。」

范長江楊積慶後人 卓尼再續先輩情誼

酷愛攝影技術高超 PS合成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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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通
道
暢
通
，

紅
四
方
面
軍
一
部
與
紅
二
方
面
軍
借
鑒
了
中

央
紅
軍
首
次
攻
打
臘
子
口
的
經
驗
，
採
取

﹁正
面
佯
攻
，
側
後
迂
迴
﹂
戰
術
，
第
二
次

攻
克
臘
子
口
。
這
一
次
，
楊
積
慶
不
僅
命
人

為
紅
軍
當
嚮
導
，
亦
再
次
開
倉
放
糧
，
還
贈

送
馬
匹
、
羊
隻
、
糧
食
等
物
資
。

崔
古
倉
開
倉
放
糧

紅
軍
兩
破
天
險
臘
子
口

▲位於卓尼縣博峪村的土司衙門舊址。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臘子口戰役紀念館展陳的紅軍
軍服。 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臘子口戰役紀念館展陳的激戰臘子口
示意圖。 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臘子口戰役，戰士利用長杆綁上鈎子
攀上懸崖。 大公報記者謝銳佳攝

▲1935年8月20日，范長江與楊積慶在卓尼一見如故，徹夜長談。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